《屈原》（一）

            人物表

            屈 原--执着理想、宁折不屈、人格辉煌的诗人 

            灵 秀--感情忠贞、智慧沉静的少女 

            南 后--柔媚骄横的贵妇、私重情浓的母亲 

            张 仪--执着目的、不择手段、多谋善辩的政治家 

            诚 实--虽有诚实却无坚贞的人 

            楚怀王--志大胸狭、喜怒无常的君王 

            靳 尚--追逐权力的奴隶，身居高位的小丑 

            灵 慧--殉葬的生灵 

            渔 夫--一个世俗的老者

            群 众--若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集   

              [浑天浊地的长江上，背负拖舟重荷的纤夫们艰难的前行。他们从喉里、从心里发出悲凉高亢的呼号声…… 

            旁 白：历史上竟有这样的奇迹，一个人的存在与死亡溶入了永恒的宇宙，结合于大自然的轮回，两千多年来成为华夏子孙一代又一代的精神、品格的追求！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位诗人--屈原。让我们回到两千二百年前，听一听他的心声…… 

               　[公元前约二八六年，楚国的都城郢都城里，左徒府前大街 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[众生哭嚎声越来越大    

            诚 实：灵秀姐，你看，那边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……咦，那边怎么又来一支送亲的队伍？灵秀姐，你怎么哭了？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诚实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这是殉葬啊！ 

            诚 实：这就是用活人殉葬？ 

            礼 官：（高呼）行礼！一拜、二拜、三拜，起灵！ 

            诚 实：等一等，你们等一等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殉葬！ [众声音急停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起来，孩子，难道你是自愿把青春奉献给曾侯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……不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难道你迷恋那豪华的坟丘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（不知所措，惊恐地摇头）不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那好，起来，跟我走。 　 [众哗然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先生，不能，不能啊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与其为这无辜的生灵痛惜流泪，不如立即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陋习常规！

            礼 官：左徒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礼官，我要带走这个姑娘。 

            礼 官：……那怎么行，她是曾侯的殉葬品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她是个有灵性的人。 

            权贵甲：用生灵殉葬是神圣的祖制！ 

            权贵乙：它早已镌刻在不容侵犯的钟鼎！ 

            权贵丙：用生灵殉葬是天经地义的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，难道还填不满一个王侯的虚荣心，非要让拥挤的墓穴，再去吞噬一个无辜的生命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对，对，左徒大人说得有理，用生灵殉葬确实是惨无人道的陋习……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呀！ 

            众 人：（喧哗）对呀。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左徒大人，不让曾侯用生灵殉葬，他们庞大的家族恐怕不会答应。 

            众 人：（怒潮般地吼起）不答应，我们不答应！ 

            老夫人：左徒大人，曾侯是两朝元老，功盖千秋。这个女子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舞姬，就让她跟曾侯一同去吧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老夫人，左徒多有冒犯。曾侯大人，国家元老，功盖两朝，理应厚葬。可是，老夫人，您看看，这个孩子尚且年幼，倘若她也是曾侯的家族，您也舍得把她活活地埋葬吗？ 

            老夫人：左徒大人，我求求你了…… 　　[曾侯家族纷纷、哀求。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左徒大人．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事呀！起灵，起灵！ 

            礼 官：起灵！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慢！大王已授命于我制定《宪令》，我已把废除殉葬写入……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（急忙制止）先生，记住您和大王的约定。为了千秋大业,何妨有一两次小小的进退！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如果连眼下一个美好的生灵都任其侮毁，还妄谈什么天下百姓的安危！礼官，你们想要用这个姑娘殉葬，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！ 

            权贵乙：屈原！不要以为你赢得大王的恩宠，就可以肆意横行，我这把宝剑早就想在你身上捅个千疮百孔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好！ 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孩子，走！ 

            众 人：左徒大人……不可以呀！……这是曾侯的葬礼……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此事在大王那里我定有交待。曾侯的家族，我愿以重金将此女赎买。否则我等着你们来血洗我的家宅。走，孩子！ 

            [众人议论着散去，只留下张仪、靳尚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一场好戏啊，可惜结局令你心中不快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张仪大人，刚才为什么你一言不发？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我是秦国的使节，这是你们楚国的内政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不过你可曾留意上刚才屈原说的大王授命于他制定《宪令》……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《宪令》？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对，《宪令》！它才是这盘死棋中的活眼。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可恨屈原这狂徒，他和大王有莫逆之交，满朝文武也拿他无可奈何。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因为你们的满朝文武，不过是些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，只知在方寸之间争长夺短。

            靳 尚：你……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可是上官大人您……却是有胆有识，敢作敢为，可以担当统领群臣的重任。 

            靳尚、张仪（会意地笑着说）：请，请。 [音乐起，左徒府庭院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（笑）来，姑娘，你过来。衣服改好了，试试看合不合适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喜欢吗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喜欢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孩子，你的家在哪里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不知道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你的父亲和母亲呢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不知道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那么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不知道……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原来你只是曾侯府上一个招手即来挥手即去的无名的舞姬。我要给你起个名字，起个人的名字，对，就叫你灵慧。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灵慧……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对，生灵的灵，聪慧的慧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灵慧。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（惊喜地回首）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灵慧！先生，谢谢你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起来，快起来。小小的年纪不该有这么多的眼泪，这双聪慧的眼睛应当欢笑，应当歌唱，应当舞蹈。来，笑吧，跳吧……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先生，您实在不该截下这个舞姬授人以柄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她是个多么美好的生灵；她就是活生生的《宪令》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可是为了先生您的理想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如果连眼前这么美好的生灵都不能拯救，还妄谈什么理想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不知为什么，先生，我怕，我怕呀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你怕？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……我总觉得有一个幽灵在盯着你。它很美丽，可又很恶毒…… 　　　 [楚王宫大殿。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（齐上）恭贺大王六国会盟成功，大王荣任纵约长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哈哈哈，好，平身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谢大王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臣妾愿为大王献舞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好！好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哈哈哈哈，翩若惊鸿兮舞姿妙，难怪孤家兮恋细腰。（对屈原）爱卿， 这 舞姿怎么样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南后起舞，确有一种超凡入圣的神韵，每每让人摇魂荡魄，激发心底的诗情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好！骋驰你的诗情，伴这美南后翩翩起舞吧。

            [南后边舞边与屈原进行了一段心理对话。

            南 后：明明你目光里激情涌现，扰得郑袖我心如狂澜，可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 绝我殷切的召唤，总像一颗寒星远挂天边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月亮理应跟随太阳旋转，虚妄的激情不该破坏既定的自然。两团硕大的 云朵离得太近，会撞击出毁灭大地的雷鸣电闪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为了一个卑贱的舞姬你豪情毕现，不负风流才子的桂冠。为什么不怜我 感情的寂寞、心灵的孤单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历来富贵和真情不能两全，难得大王对你尚有深情依恋。欲望是无缰的 野马，不要让它把你拖入无底的深渊！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如果炽热的爱受到冷淡，你不怕它化作一团仇恨的火焰？ 　 [屈原闭目长叹]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爱卿，诗可做成呀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惭愧，惭愧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哈哈哈，想不到擅长即席赋诗的屈原，今日也遇到难题了，做不出诗来了！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此时此刻，《宪令》才是屈原心中唯一的诗篇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哎，忙什么，待孤家尽兴之后，自会和你再赴章华宫胝足而眠，那时君臣何妨畅谈个通宵达旦。众卿，此次合纵大业辉煌而就，孤家载誉而归， 

            均系左徒出使齐国斡旋四方之功，功莫大焉。大功须重赏，左徒--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臣在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本王赐你享用七鬲七鼎，封地千顷。 　[众大臣起哄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左徒，可曾听到孤家的封赏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听到了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那还不快谢恩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我当然要感谢大王。大王的恩情，屈原心领了，不过大王的赏赐，恕屈原不能接受。 　 [众大臣起哄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左徒，你说什么？ 

            大臣甲：大王对你这般恩宠，本爵都为你受宠若惊，面对如此浩荡的天恩，你都胆敢拒绝，什么感谢？什么心领？不要辜负了大王对你的恩宠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较之三楚劳苦的百姓，大王给我们的赏赐早己过分充盈。 

            大臣乙：大王的封赏居然不要，是不是还嫌封赏太小啊？

            大臣丙：左徒，你一向自视过高孤傲不群，从来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。对大王 甚至都无理万分。对公侯享用的七鬲七鼎尚不知足，你是不是想当九鬲九鼎的王君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只有关心楚国的安危和命运，才是回报大王的一片真情。此心日月可鉴！ 

            大臣乙:左徒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，可是令人难以相信。那么大一份封赏你都不要，是不是出使齐国之时得到了齐国更大的好处？一定是齐泯王和你做了什么交易。 

            大臣丙：大王呀，六国合纵，秦国已经恼怒。听张仪说秦国已经整兵待发，专门 来对付我们楚国哪…… 

            大臣丁：说得对啊，大王！左徒心中哪有一丝一毫楚国的安危，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，哪一个不是想用我们楚国做挡箭牌，哪一个不是想让我们楚国当替死鬼！（起哄）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好了！你们说得够多的了。合纵大业已定，不必多言。（对屈原）左徒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为何拒绝孤家的封赏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楚虽泱泱大国，原野肥沃，丰饶千里，但自庄王以后，或者亲贵族，或者宠权臣，封疆赐土之风日盛，久而久之，铸成权贵各自为政，称霸一方，上欺明主而下虐百姓，国无可聚之民力，楚乏充盈之财源。此乃贫 困弱主、损民伤气之道啊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屈原，本王一片好心赏赐予你，你却长篇大论絮絮叨叨，真让孤家扫兴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大王，屈原何尝不解大王的一片深情，屈原也不是没有常人的那种欲望， 可是不能为了填满那些贪婪的千沟万壑，就去掏干楚国这条大江！大王， 你我君臣不是正在制定一个富楚强国的宏图，奔赴着一个共同的理想，在天下的战乱和苦难之中，铸造一方人间乐土，这才是大王您千秋万代的荣光。

            怀 王（感动）：所以你才拒绝孤家的封赏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正是，以便为今后论功行赏作个榜样。不再封侯赐土，杜绝各霸一方， 使朝令下达通畅，农户安居沃土，赋税充盈国库，这才能使富楚强国。 

            　　 [群臣鼓噪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吵什么！ 

            大臣甲:大王，镌刻在钟鼎之上的祖制，谁也不能侵犯！（众起哄）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祖制乃历代先王所订，大王身为一代明君，难道就不能增删修改吗？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对！孤家就是要做给你们看看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大王，千万不能听信左徒的狂言。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住口！左徒制定《宪令》一事，是孤家亲自恩准的！ 

            大臣乙：大王，老臣愿冒死进谏。列祖列宗传下的体制万万动不得，否则，要天降大难呀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天降大难，你要降大难给谁呀？ 

            大臣乙：我是两朝元老，对先主和大王从来都是无限忠诚的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你对本王果真是一片忠诚吗？你真是愿意冒死进谏吗？ 

            大臣乙：臣愿肝脑涂地，也不愿看着楚国江山灭亡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好！孤家成全了你，那就难为你天庭走一遭，为孤家叩问一下历代先主的意见！（一剑刺死大臣乙）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大王！堂堂君主，你不该如此任性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你敢当众指责孤家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身为君王尚且草菅人命，那还制定什么《宪令》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放肆！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杀了他！杀了他！ 

            ［屈原与怀王的心理对话。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屈原啊屈原，难道你真的不怕我一剑将你刺死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你不会！我们之间有着真正的友情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我是为了维护你才刺死那个老废物，可你反而不顾我的尊严替他们说话， 你难道看不出他们多么想把你生吞活剥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他们是你造就出来的奴才，可毕竟还有血肉，不该屠杀。做个明君吧， 那才是你真正的尊严，让那些奴才也诞生灵魂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做个明君？屈原啊屈原。（笑，切回现实音效）大家都看见了吧。这才是孤家的忠烈之臣，无私有胆，敢与孤家据理抗争,可叹满朝文武，仅此一人。左徒，封赏之事就依爱卿所言作罢。 
屈 原：谢大王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来人，把他抬下去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念他辅佐两朝有功，准其厚葬，免九族株连，下去吧。（对屈原）爱卿， 孤正得到了你何尝不是幸福，从今后君臣携手，铸造一个千秋霸业！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大王，左徒拒绝了鬲鼎封地，您就没有一点其它的封赏？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，可孤家实在不知他有什么嗜好，弄不好，又引出他一番恼人的唠叨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左徒是三楚有名的风流才子，大王莫非真不知晓？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对啊，左徒，孤家赏你宫中美女十人，任你选、随你挑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大王宫中只怕没有左徒看得上眼的佳丽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胡说，孤家春阳宫细腰粉黛三千，竟没有你动心的佳人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大王…… 南 后：左徒痴迷的是曾侯的一个舞姬，为了得到她，竟挥舞宝剑冲击曾侯的葬 礼。

            怀 王：竟有这种事？ 

            大臣甲：此事臣正要向大王禀报。左徒他实在大逆不道，曾侯乙的舞姬，他也敢抢……抢……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左徒，可真有此事？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确有此事。

            怀 王：风流才子，怜香惜玉，哈哈哈……荒唐，实在是荒唐！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对呀，对呀！荒唐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可是让孤家遇上，也一定会像你一样。 　　 [群臣噤声] 

            大臣丙、丁：大王，那可是曾侯乙的殉葬女啊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殉葬女怎么样，你们哪个不是妻妾成群、到处藏娇，就不准我的爱臣风流一次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:此举触犯了祖制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又来了，祖制，祖制。祖制乃历代先王所订，难道我一代盛世之君王， 就无权修改增删了吗？左徒，本王特别恩准将曾侯之殉葬女赐你为妾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大王……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行了，别说了，爱卿，将此事存案，看你今后还敢不敢板着面孔对孤家 

            唠叨说教。（悄声地）那小女人的腰是否真的很细？到时候孤王可要亲 自去量上一量，哈哈哈哈……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（一声长叹）唉…… 

            [音乐起] 

            [第一集完] 

       广播剧《屈原》（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集   

            [夜，南后的寝宫][南后正以古筝弹奏着寂寞] 

            [靳尚引张仪上]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（一惊）谁？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靳尚拜见南后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你来干什么？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南后，我给您带来一位客人，他能解除您的困境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谁？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（上前）张仪参见夫人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你们都给我出去！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南后派刺客追杀太子横一事，左徒也已经知晓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哼，哈哈哈哈，这不可能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张大人最近住在左徒的学生诚实家里。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眼下左徒正在收集佐证，准备向楚王申告，到时候，别说子兰继承王位， 就是你们母子的性命恐怕也难保呀！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好你个屈原，早知如此，我今天真该把你置于死地！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今天在宫廷上，夫人已经误失了一次良机。屈原冲击曾侯的葬礼，其要害在于违背了对大王的许诺，在众人面前泄露了《宪令》的机密。夫人却纠缠于他迷恋细腰的舞姬，其结果反而冲淡了大王的震怒，缓解了屈原的危机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依你说，我现在该做什么？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（对靳尚）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这盘死棋中的活眼？请看-- 

                   [张仪拿出一本书来，靳尚接过来]

靳 尚：《宪令》？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（读）"罢无能之官，废无用之爵。现有爵位俸禄世袭不过三代"？！这是宪令》？你是怎么得到的？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怪只怪诚实小哥酒后失言，倒让我捡了个便宜。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啊，靳尚五体投地。佩服，佩服！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这《宪令》关系到满朝上下的命运，它能为我们组建一支浩浩荡荡的同盟大军。它才是我们反击屈原的利剑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你说得对，就用它来离间他们君臣间的信任．割断大王和屈原的友情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好，屈原哪，你对我无情，也别怪我不义！不过张大人还有一件事你必须助我一臂之力。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夫人是不是要把那个小小殉葬女…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也好，出一出这口恶气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靳尚一定在三日之内让南后心满意足。 

            张 仪：如何？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好一个不择手段的张仪！ 

            [第二天，楚王宫大殿] 　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外面何事喧哗？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启禀大王，外面有一群贱民要给大王敬献"万民折" ……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（不耐烦地）把他们赶开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大王息怒。贱民们是一番好意，不妨让他们进来说说什么，靳尚让他们 献"万民折"上来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（没好气地）哼！ 

            南 后：（对靳尚）快！快叫他们进来，让大王高兴高兴。 

靳 尚：（会意地）卫士，把递"万民折"的贱民放进来！

[一群百姓高举着"万民折"上。]

            百姓头：我们是楚国的草民，特来向大王敬献"万民折"。左徒大人制定的《宪 令》，就像久旱的甘露，滋润了万民苦难的心，恳请大王一定恩准。百姓们都诚心地感谢左徒大人，他真是我们楚国的大救星啊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(大怒)把这些贱民赶出去！ 〔众百姓下。 

            南 后: 大王您亲眼看见了，屈原现在深得人心，您是否应该封他为九鬲九鼎啊？

            怀 王：滚！靳尚，怎么回事？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下官不敢说。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说！ 

            靳 尚：下官听说是屈原利用《宪令》在蛊惑民心，他居然日出狂言，说什么 "此事非我莫能为焉"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（哄）对，他是那么说的。 　[屈原急匆匆上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臣屈原求见大王！ 

            怀 王：（冷漠地）孤王并未召见你！ 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大王朝思暮想的《宪令》，屈原已全部完成，请大王核定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屈原退下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一愣）大王！这是为什么？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（怒）屈原退下！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你听见没有！未经大王恩准，你怎么敢擅闯朝堂！该当何罪？别再激怒大王了，快出去吧。大王要欣赏歌舞了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这朝堂本是英主运筹帷幄的中军帐，不是你们骄奢淫逸的歌舞场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（拍案）放肆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，难道这不是你盼望已久的《宪令》？难道这不再是我们君臣共同的理想？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你们看他多会装模作样，还想继续欺蒙英明的大王，可笑，实在可笑。 　　嘻……（满朝轰起奸笑声）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茫然）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真是一场恶梦？大王，请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难道你心里真不明白？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，自从我们知遇香溪，屈原已决心把一腔热血奉献给楚国和大王。 如果您听信虚妄的谗言，厌倦了君臣之间的友情，把那信誓旦旦的岁月遗忘……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够了！你还妄谈什么信誓旦旦。我问你，《宪令》未经孤家审阅核准， 何以搞得满城风雨、家喻户晓？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你把大王的英明卓见，偷换成媚俗的妖言。为了取宠于百姓，你攻击朝廷的栋梁，侮辱大王的祖先。什么狗屁《宪令》，你完全是在煽动造反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（高呼）杀了这狂徒，杀了这狂徒！ [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屈原和靳尚的心理对话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苦笑）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这样恨我？一定要置我于死地？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（笑）我料定你到死也不会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抢那个殉葬女？为什么要破坏祖制？为什么要制定什么《宪令》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难道是我错了吗？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我们说错，不错也错；我们说对，不对也对！可笑啊，屈原！明明是圈套，你还往里钻；我们挖好了陷阱等着你跳，你还真跳！看你还能不能罢无能之官、废无用之爵？ 

            [切回现实声效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屈原啊屈原，我实在不愿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难道他们能把那么多百姓蒙蔽吗？希望你给我一个好理由，为自已申辨，解除孤家心头的疑团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臣只能说，《宪令》成为巷议街谈，决不是屈原扩散，但我交不出真犯！ 

            大臣甲：你看他装得有多像呀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好，就算屈原罪该万死，可《宪令》本身无过，恳请大王宣旨颁行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泄露宪令，蛊惑人心，那是死罪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屈原甘受干刀万剐，可是恳请大王把《宪令》宣旨颁行，屈原死而无怨。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此罪该斩！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（帮腔）大王明断啊……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把他推出去……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斩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慢！他们如此疯狂的仇恨你，倒使我产生了怀疑……屈原啊屈原啊，孤王深知你的为人，你对楚国一片忠贞。你博大的思想，超群的才华，令人赞叹、激人振奋，曾使孤家荡魄销魂。可是你那喋喋不休地说教，让孤王心烦意乱，你为所欲为，在孤家面前也敢盛气凌人，完全不顾君臣间应有的名份。有几次我真想杀了你，可又怕经受不起那魂缠梦绕的悔恨。好了！下去吧，不要再激怒孤王，让时间去弥补我们君臣间的裂痕。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屈原尚有一事恳请大王恩准，屈原门下有一弟子，三天前被南后抓进宫中，恳请大王赐还屈原。 　 [南后上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左徒，你要的是那个舞姬吗？上来。 ［灵慧上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大王，这就是您赐给延尉子规殉葬的舞姬，临行前特来向大王谢恩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好一个娇美的舞姬，这个延尉子规活享艳福，死仍逍遥。 

            屈  原：（惊讶）灵慧，你的眼睛？ 

            南  后：在漆黑的夜里她的眼睛是多余的。 

            怀  王：她就是你挥剑救下的舞姬，本王不是将她赐你为妾吗？ 

            屈  原：我已收她为徒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（对屈原）大王赐你为妾，你没有将她收房，还不是分明和君旨对抗吗？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，屈原知罪。可是恳求大王把她赐还给我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如今已是覆水难收了。大王，您朝令夕改，那大王的威望何在？总不能为了一个殉葬女，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吧。？ ［众大臣附和声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本王恩准此女朝堂登轿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闪开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屈原拼着一死决不让此女再次殉葬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恼人的倔强，无理的猖狂，刚交待你不要激怒孤家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。         　好，本王今天就要磨磨你的棱角，治治你的颠狂。闪开，（对灵慧）来， 来，本王亲自带你上轿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，她不仅仅是个美好的生灵，她还代表着活生生的《宪令》。毁了她，就是毁了《宪令》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不要再提《宪令》了！从今日起，《宪令》死了！再提《宪令》者斩！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大王英明。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，《宪令》贯注着你我的理想！（怀王：屈原…）《宪令》孕育着楚国的富强！（怀王：屈原…）离开了《宪令》，楚国就要亡国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屈原！你难道真要逼孤王下手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就是刺穿我的胸膛，我也决不能让此女再次殉葬！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杀了他，杀了他！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（拉住怀王）大王息怒，对这不怕死的狂徒，杀了反倒成全了他一段悲壮。不如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此女殉葬。 

            靳　尚：对，眼睁睁地让他看着殉葬。赐他一个肝肠寸断，心血流淌，这才是医治狂妄的良方。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来人，把她带下！ 

            屈  原：不，不。 

            灵　慧：:大王，小女子心甘情愿为廷尉子规去殉葬。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舍身取义？难得啊！ 

            屈  原：灵慧，你是个人，你不能去殉葬。 

灵  慧： 临行前，容小女子献舞谢恩。 

[灵慧起舞。突然一转身夺剑自刎。 　[全场震惊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扑向灵慧，将她抱住）灵慧！ 

            灵  慧：（灵慧含笑死在屈原怀中）先生，谢谢您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灵慧！原来这只是一场梦，一场痴心的梦，可是你们为什么偏要用无辜的鲜血去把它染红？我曾幻想君臣携手，为历史锻造一段辉煌。啊，多么悲哀的期待，多么痴心的妄想！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杀了这狂徒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你们……你们这群衣冠楚楚的禽兽，你们狠毒地吸吮着百姓的血汗，你们贪婪地吞食着国家的膏粱。早晚有一天，这富饶的三楚大地，会被你们榨成一片阴森的坟场！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（冷冷地）他疯了，把他赶出郢都！ 

            众大臣：大王，应该杀了这狂徒，永绝后患！ 

            怀　王：（凄楚地）屈原，你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孤家不要再见到你。我们君臣从此恩断义绝！退朝！

屈　原：天公啊天公，面对人世间这般的残忍、丑恶，难道你依然无动于衷？为什么允许创造生机的大地，变成吞噬生灵的坟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砸下你愤怒的雷霆？难道天庭里也是一片昏庸？这是一场辉煌的梦，这是一场难醒的梦，这是一场血淋淋的梦！

 [纤夫们的号子声高亢悲怆地唱起，由强渐弱 

             [南后幽幽而来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灵均--屈原，你……为什么用这种奇特的目光注视着我？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自语般）实在是一个无比娇美的女人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你……现在才知道？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可为什么里面包藏着如此狠毒的心肠？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因为你激怒了我。我虽然是大王的爱妃，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我的灵魂是孤独的，我的感情是寂寞的。在变化莫测的宫廷里，我的未来又是无依的。所以我依托你，企求你，期盼你。我的美貌打动过无数的 男人的心，可我不是下贱的女人，我的才智受到过你的称赞。灵均啊，为什么你…你……偏偏对我疏远、对我冷淡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大王于我有知遇之恩，我不该，我不能，我也不愿……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可是如今大王背弃了你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那是因为受了你们的蒙蔽，他会回心转意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（一阵冷笑）……你这是作梦，张仪已经应许秦国割让六百里土地，大王也答应了和秦国结盟。你惨淡经营的合纵大业，也变成了一场梦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震惊）怎么会这样？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因为你过分的倔犟，也因为你愚蠢的善良，你把张仪、靳尚之流当作了落难的羔羊，却嘲笑我的真情。侮毁我的人格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不，我没有……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你不要狡辩了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可你不能为个人的私欲就不顾楚国的兴亡！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楚国？（冷笑）我就是楚国！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你？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对，我！别忘了，君王的权柄有时是握在女人的手上！不过……我也能平息大王的愤怒，也可以为你铺平理想的通途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哦……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只要你辅佐子兰接替太子，只要你慰籍我的孤独，只要你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 只要我听任你的摆布？和你们结为朋党？为权贵们去谋权争利？置国家和百姓于不顾？不，决不！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那你的理想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理想固然可贵，可怎么能让灵魂作为代价？人的心灵应该是一片净土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你……可惜呀！灵均，你撕碎的《宪令》，我已找人修补完好。仔细地拜读了一遍，我还是忍不住赞赏你的才华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摇头）那里倾注的是我的心，我的血！是我的意志和胆量……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（笑了）灵均，事到如今你还这么糊涂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我糊涂？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对，你糊涂！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？你的《宪令》牵动着满朝文武的命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可我是为了国家……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哈哈，国家？谁要你为国家？睁开眼看看吧，谁不在为自己？为了他们自己，他们偷你的《宪令》，抢你的《宪令》，毁你的《宪令》；为了自己他们比你还疯，还狂！你难道没看见他们的血盆大口、尖牙利齿？他们恨不得连你的骨头都嚼碎……你明白了吗？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……我不明白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灵均啊！你为什么要拒绝封赏？为什么要罢官、废爵？权贵永远是权贵， 贱民永远是贱民……居然还去抢夺曾侯的殉葬女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不！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灵啊。人，永远都是人！应该平等。 

            南　后：那是你的梦！带着你的《宪令》去作你的梦去吧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梦？不，这不该是梦！ 

            [音乐起 

            [第二集完] 

              第三集    

              [湘沅之地，屈原巳流放了六年 

            [隆冬时节，、漫天大雪，一陇篝火。

              屈 原：灵秀，灵秀…… 

            灵 秀:先生。 

            屈 原:你看雪停了，这世界变得多么洁白、干净。 

            灵 秀:是啊！三天的大雪似乎埋葬了世间的一切丑恶和污秽。送走了6年的流放的凄楚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吟出《离骚》句） 路漫漫其修远兮， 吾将上下而求索。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先生，您的诗章越来越隽美；只是字里行间，流淌着太多的血和泪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这都是我心底涌出的苦涩，除了激情只能是悲伤。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可是您的诗境界奇伟壮观，想象富丽犹如百花灿烂，文采光华好似雷鸣电闪，浩然正气直逼霄汉。这部空前的鸿篇，必然会千古流传。十多年 

            来，我已记录了长长的一卷。先生，该给它起个名字了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仰天思索）就叫《离骚》吧！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《离骚》，好！先生，《离骚》的开篇，应该写一写故乡、家世和您的青春；以便后世能正确理解您沉浮的命运、坎坷的一生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对，对！（吟《离骚》）

            帝高阳之苗裔兮，

            朕皇考曰伯庸。

            摄提贞子孟陬兮，

            惟庚寅吾以降。

            皇览揆余初度兮，

            肇锡余以嘉名；

            名余曰正则兮，

            字余曰灵均。

            …… 　　

            ［不远处又传来凄凉的歌乐声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灵秀，百姓们又在做什么？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他们是在祈天求雨。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"紧闭的天门啊快打开，驾云的雨神快飘来！把绿色还给枯焦的大地，用甘霖滋润苦难的尘埃！ 

            [祈天的老幼孺民沉重地舞，虔诚地唱，麻木之中透着颠狂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震惊）灵慧，那是不是灵慧？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不，那是给河神送去的新娘，百姓中的殉葬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一惊）荒唐！站住！孩子，下来跟我走！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不，不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难道你是自愿把青春和生命献给河神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是……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惊）难道你迷恋那冰冷的大江？ 

            殉葬女：是……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不，不，不。不！起来，跟我走 里　正：你是什么人？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他是屈原大夫。 

            里　正：原来是左徒大人，小人是本乡的里正。（兴奋地）乡亲们，这就是为咱们编写《九歌》的屈原大人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里正，我要带走这个姑娘。 

            里　正：我可以给您老人家另外再找一个，她已经属于河神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不，我只要求你们不要把她活活地投入大江。她跟你们一样是个有灵性的人！ 

            老　妇：左徒大人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去年整整一年滴雨不降，一颗粮食也没收到，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。

            屈 原：孩子，你在吃什么？ 

            小女孩：草根。 

            里　正：立春前，我们许给河神送上一女，这才下了三天的大雪。为了还愿，我们必须给河神送上新娘，不然，我们全都要饿死！ 

            众　人：大人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）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里正，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了…… 

            众　人：大人，我们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万般无奈）天哪；（吟出） "长太息以掩涕兮， 哀民生之多艰！" 

            里　正：起轿，快走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慌乱地）不，不，她还小，她是个生灵她是个人，不要把她活活地投入冰冷的大江。 　 ［没人理屈原，众人抬着"新娘"走了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灵慧，又是一个灵慧！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先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……为什么？灵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就要别人死？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诚实，你要去那儿？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先生（低着头）也许学生以后不能再服侍您了……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怎么，你……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灵秀姐，请让我把话说完。跟随老师已经八年……您为了《宪令》呕心沥血，结果呢？老师被人陷害、打击，直至流离失所有家难还……老师的一生心血得到了什么？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诚实，你！ 屈　原：灵秀，让他说下去。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老师的理想至善至美，老师的人格、老师的诗章将万古流芳，可是，老师的《宪令》只是一个梦想，不光是权贵们不接受，就连你日夜为之操劳的百姓不也不理睬吗？老师，灵秀姐，我实在于心不甘。我要去周游 列国，去实现我的理想和抱负。 

            灵　秀:背信弃义之人还谈得上什么理想、抱负。你已经伤透了先生的心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制止）灵秀！（良久）诚实，多谢！多谢你的诚实。你跟随我长长八载历尽艰辛，饱受磨难却一无所获，真对不起你……去吧，你应该去走你自己的路，去实现你的抱负。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（痛哭起来）老师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慈祥地）灵秀，我们还有盘缠吗？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；不不，我不能要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拿去吧。世间多险恶，一路要小心，有朝一日宏图得展，切切勿忘了香溪、巫山和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。去吧，趁天色不晚。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（泣不成声）……老师的教诲诚实当永志不忘！老师要多多珍重，灵秀姐，拜托了……老师，你赠我一个诚实的名号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，有一件事憋在心里好几年。当年《宪令》的条文是我酒后多言泄露给张仪 的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大惊失色）你？！怎么会是你！ 

            诚　实：（恸哭）可我是无意的。这些年来，好多次想开口，又怕无地自容。

            老 师，无论您怎样责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你！ 屈　原：……你的确诚实，起来，记住，人的膝盖不要轻易弯曲，你走吧…… 

            灵 秀：下雪了，我喜欢雪的洁白、纯洁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茫茫人世啊不相容，直上九霄问天公。驾起玉龙登凤辇，天风为我舞长空。皎皎明月为前导，翩翩鸾鸟做先锋。朝辞九嶷啊驰千里，舞过天池饮玉龙。夕临天门啊击天鼓，渺无回音啊门不动……。 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先生，您受苦了。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意外地）你？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……张仪！又是诚实把你引来的？！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我到处寻找先生，已访遍了洞庭、九嶷，幸好碰到诚实小哥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你找我？ 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张仪真诚地向先生谢罪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我能容忍狡猾的政敌，我不接受真诚的卑鄙。滚开！ 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卑鄙的不是张仪，而是完成目的的手段。 我把小人、女人、君王和那些无能的权贵集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同盟大军，你又怎么能击败他们呢？是我把这一盘沙凝聚成岩石，所以你才碰得头破血流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你……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哦！天雷为什么不把你们劈死？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我明白了，那天我上朝送完稿的《宪令》，遇上百姓敬献"万民折"…… 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那就是靳尚一手操办的。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人心为何会如此恶毒？ 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（劝诫）良禽择木而栖。张仪此来，就是请大人带上您的《宪令》，随我赴秦国共展宏图。秦王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会给你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。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对天长笑）……原来狐狸的心底，也潜藏着可笑的痴呆。如果我劝诫秦王收起称霸的野心，难道他还会把我敬如贤才？如果我说，国家的使命是完善自己，而不是用无休的战争扩大疆界；如果我说，百姓需要的 不是奴役和许诺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怀；如果我说，君王的权力，应该是一种责任，决不是为所欲为的腐败，难道秦王听了，也会击掌称快？ 君王需要的，只是一群有用的奴才！你可以走你的路，可千万不要让这些美好的生灵涂炭，不要用鲜血把这山河染红。

            张　仪：（感慨地）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胸怀。我不能不承认，我追求的是眼前和现在，他却属于永恒和未来！先生，张仪告辞了，大人多保重。

            [公元前二七八年，五月初五。 

            [风啸如撕，阴云如絮，雷声阵阵。 

            [楚国的难民们扶老携幼匆匆逃亡 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老人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许多人都像在逃难？ 

            老　妇：秦国的兵马就在后面追杀！先生、姑娘，你们也快逃吧！（欲走）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那郢都呢？ 

            老　妇：郢都已经完了……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你说什么？ 

            老　妇：十天前，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郢都已被秦兵攻破了！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不，不！这不是真的，这应该是谣传！

            灵　秀：先生，刚才逃亡的百姓说，白起的军队在郢都杀人放火，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。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呼出《哀郢》）皇天啊你太不公平，为什么总对弱者怒发雷霆？！ 为什么总让无辜的百姓遭受摧残？为什么要让他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？天公啊，你转过脸来！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心肠！ ［霹雷响彻天宇，闪电划过长空。

            渔　夫：这不是左徒屈原吗？ [屈原愕然。 

            渔　夫：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（似在自语）世间皆混浊，唯独我洁净；世人皆醉了，唯独我清醒，所以我到了这儿。 

            渔　夫：哈哈哈，圣人不拘泥，所以处世能随和；凡事不认真，所以能泰然。既然世间浑浊，你又为何不能随波逐流？顺风顺水多消遥。众人皆醉，你为何不畅饮？一醉解干愁。何苦啊！何苦如此认真．如此操心。唉！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我听人说过：洗了头要把帽子掸掸，洗完澡要把衣衫抖抖．岂能让洁净的躯体沾上尘世的污垢？我宁愿跳进江水中，也不能让皎皎洁白，蒙受尘世的肮脏。

            渔　夫：（摇着头笑了，唱）

            沧浪江水清又清．好洗我的头巾。

            沧浪江水浊又浊，好洗我的泥脚。 （边唱边远去） 

            屈　原：笑吧，笑吧…，（狂迷地笑了）哈，哈，哈…… 　　　〔狂笑中出现了《离骚》中的一个诗境的乐章： 

            驾天车而行兮． 神思高驰而远。 

            奏九歌而舞兮， 让心离苦而乐。

            飞升而上天兮， 回首却见故土。 

            人悲而马嘶兮， 　岂能再往前行。

            楚国是我的故乡，长江连着我的血脉，在那绵延巍峨夆峦叠嶂之中，搏动着我的情怀。巫山飘渺的云团，喷涌我诗章的灵性，遍坡金黄的橘橙，激发我生命的光彩。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凝聚着我深深的浓情厚爱……现在我要走了，在这世上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虽然做得不好，可我已经尽心竭力了。 

            洁身自好反为祸，初衷不改任评说， 

            年华不贷走四方，孜孜不倦遍求索。

            [音乐渐强 

            [江水声、音乐声渐渐地、渐渐地淹没了屈原的吟诵声] 

            全剧终 

